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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活意义失落作为当代青年人的一个整体心理状态。目前学界已经对这种心理状态的成因进行了一些有

益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普遍忽视了“社会加速”这个时代背景。本文基于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
的“社会加速”理论，从“事件意义”、“物件意义”、“工作意义”与“人际关系意义”四个方面分

析了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的成因。结论是，“社会加速”通过消解或改变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建构

过程中的“主客体”地位及其关系、压缩生活意义建构过程中“时间”、改变人际关系中的初级关系与

次级关系权重等形式，直接导致了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的失落。本文希望可以为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提

供一些角度与分析方法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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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ss of meaning of life is a whol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contemporary young people.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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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some beneficial studies on the causes of this psychological 
state, but these studies generally ignore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acceleration”. Based on Hart-
mut Rosa’s “social acceler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loss of contemporary 
young people’s life meaning from four aspects: “event meaning”, “object meaning”, “work mean-
ing”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meaning”. The conclusion is that “social acceleration” directly 
leads to the loss of contemporary youth’s life meaning by dispelling or changing the “subject and 
objec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youth’s life meaning, com-
pressing the “tim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 meaning and changing the weight of primary rela-
tionship and secondary relationship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hopes to provide 
some perspectiv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scholars concerned about this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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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高铁代替了绿皮火车，使得人

们的出行变得更加快速且便利。即时通讯技术取代了信件，使得远隔千里的两个人可以在几秒钟内实现

通讯。互联网工作平台的出现，让人们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5G 网络的出现与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

使得“居家办公”成为常态。在传统的观念中，科技的发展带来的应该是劳动力的解放，人们应该拥有

更多的时间来享受自己的生活，好使得自己的生活充满意义。事与愿违的是，与科技发展同时到来的却

是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的失落。“躺平”、“摆烂”、“佛系”、“工作无意义”、“生活无意义”等

词条充斥着以当代青年人为主体的互联网社交平台。这描绘了一幅当代青年人群体性的“心理图景”，

也揭示了他们目前的集体心理状态。针对这种现象，吴裕根(2007)认为，科技进步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诱惑着当代青年人的“物质欲望”，挤压了“精神欲望”的空间。这就导致了由传统文化所建构的社会

意义系统快速地解体。这种社会意义系统的解体使得青年人失去了“精神的家园”，进而失去了生活的

“意义”。而路阳、张敦福(2023)则认为，是现代社会中个体主导意义系统中的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

连接发生断裂导致了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这种生活意义的失落也被称为“意义贫困”。虽然这两

篇文章对我们理解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的失落问题极具意义，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社会加速”

这个时代背景在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笔者希望借助德国社会学家哈特

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社会加速”理论，来分析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的具体形成机制。 

2. 何为“社会加速”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周围的世界，你可以看到街头巷尾来去匆匆的外卖骑手，看到地铁中拥挤的人群，

看到在工位上进行“多线程工作”的文员。我们不经要问，为何现代人那么忙？他们的时间都去哪里了？

针对这些问题，哈特穆特·罗萨(2018)在其“社会加速”理论中给出了解释。他认为，自 18 世纪以来，

现代人经历了一场“社会加速”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现代人的“时间体制”也在发生着改变，并且

重塑了现代人对“时间”的感知。而现代人对“时间”感知的重塑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即科技加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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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迁加速与生活节奏加速。以上三个维度的“时间”感知综合起来，就形成了现代人所能感知到的“社

会加速”。 

2.1. 何为“社会加速背景” 

“社会加速”本质上是当下人们对“时间”的感知。而这种感知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对“时间”概念

的指向。“时间”的指向意义开始泛化，仿佛一切原来“非时间”的东西，比如人的劳动、价值与意义

等都可以用时间来进行“历时性”的认识。这就意味着“社会加速”不仅仅改变了人对“时间”的感知，

还改变了人对“时间”的认知与概念使用。“时间”被泛化的使用着，并在当下这个时代成为了衡量“意

义”的标准。故而，可以说，当下是一个以“时间”为认知核心的时代。而“社会加速”就是这个时代

的背景(原征，2023)。在这种“社会加速背景”下，当代青年人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很多改变。如焦虑、抑

郁、压力过大等等心理问题也随着而来。所以，胡曼君(2021)认为，当代青年人的焦虑心理主要是“时间

焦虑”。“时间焦虑”的来源是“社会加速”这个社会背景。“社会加速背景”的研究也是对当代青年

人心理图景的研究。 

2.2. 科技加速 

作为现代人，我们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就可以感知到科技的加速。交通工具越来越快，网速越来

越快，工厂中机器的生产速度越来越快。它们都仿佛为着一个特定的目标而被植入了某种“加速器”，

永不停歇地，越来越快地运转着。哈特穆特·罗萨(2018)指出：“就是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的目标

导向的有意的速度提升，这可以定义为科技加速。”但是，这一切都只是科技加速的表象。科技加速的

深层含义是，科技的高速发展正在重构现代人对“时间”与“空间”关系的认知。例如，如果你问一位

古代进京赶考的举子：“北京有多远”？他可能会告诉你：“遥遥千里。”如果你问现代人同样的问题，

他大概会回答你：“坐高铁大概七个小时，如果坐飞机则只需要三个小时。”从这段“虚拟”的对话我

们就会发现，现代人会下意识的采用“时间”作为“空间”的计量单位。这就意味着，“空间”在现代

人这里是可以被“时间化”的，现代人对“物理空间”的感知正在被“物理时间”取代。而现代人感知

到的“物理时间”加速就是科技加速。 

2.3. 社会变迁加速 

科技的进步促进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增强，进而引发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生活空间、生活习惯、

流行话语以及实践形式的快速变革。例如，今天还在你家楼下买茶叶蛋的早餐店明天就可以消失了。这

个月也还颇为时髦的衣服下个月就进了“促销专区”。上半年还是最新款的手机，下半年就已经“过时”。

今天的社会热点事件明天就会被新的事件覆盖。这种种的社会变化使得现代人常常陷入一种“旧的事物

还未来得及消化，新的事物又接踵而至”的惊愕中。社会的快速变化导致了现代人很难在既往的社会经

验之上建构对未来社会的期望，即现代人既往经验与未来期望之间的“可信赖程度”高速率地衰退。现

代人对这种“可信赖程度”衰退速率的感知就是社会变迁加速。 

2.4. 生活节奏加速 

由于社会变迁加速的存在，现代人对既往经验与未来期望往往无法形成完整的认知链条。这种认知

链的断裂的使得现代人难以对过去所经历的事件形成经验，又无法对未来要发生的事件形成预测与期望。

这意味着现代人实际上生活在对“现在”所发生事件的“体验”中。徐律(2023)从认知模式的视角分析了

这个问题：“当依附于过去经验的习惯等传统常识难以解释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时，认知中轴逐渐由过去

转向诸如各类事件所突显的现在，这基于现在的时间维度的事件型认知模式取代基于过去的时间维度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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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型认知的过程。事件型认知模式下，事件所依附的现在，不断被压缩、愈发瞬时化，经验难以与愈发

短暂的现在相关联，以过去为中轴的整全认知链(过去–未来)被打断，身处认知游离状态的个体其社会认

知与想象将不断延展。”在这种“事件型认知模式”的影响下。当现代人拥有可以体验新事物的机会时，

这种认知模式就会转化为一种心理动力，推动着的现代人去尽可能地体验新事物。又由于人类生命是有

限的。这就使得现代人如果想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去更多地体验新事物，就必须压缩体验每一件新事物的

时间。而科技加速与社会变迁加速导致社会中新事物的增长速度远大于现代人体验的速度。这就使得现

代人主观上总感觉自己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即现代人的“时间匮乏”。现代人对这种“时间匮乏”

的感知，就是生活节奏加速。 

3. 社会加速与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的失落 

“意义”问题是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长久以来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 20 世纪末“意

义心理学”取向的出现，使得心理学界开始强调“意义”问题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特别是这个取

向中的“建构主义”认为，事件、事物、符号等等“心理客体”对于“心理主体”并不是直接给定的，

而是在心理实践互动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所以，“意义”的获取过程是一个基于“心理主客体”

间、具有“时间性” 的“建构”过程。(李炳全，2006)但是，人类的意义获取也是需要场域的，人们只

能在某种具体的实践场域中“建构”意义。而生活就是最为普遍，也最为重要的一种意义“建构”场域。

而在这种生活的场域中建构的“意义”就是“生活意义”。 
对于生活意义的定义，笔者采用的是朱健刚(2021)的说法：“所谓意义是指与人们认可的价值向关联

的某种时间结构。换句话说，人类生活的每一刻都承载着对过去的觉醒(记忆)和对未来的参与(期望)，这

样的时间结构组成了感觉、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等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所有这些变化形成

了生活的意义。”我们可以从这种对生活意义的定义中解析出生活意义建构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生

活意义的建构中必须存在一组“主体”与“客体”。因为生活意义必须与价值相关联，而价值无论对于

个体还是群体而言，都意味着一种的“主体”对其“客体”的指向性评估。第二，“生活意义”的建构

必须发生在一定的“时间”过程中。生活意义建构本质上是一个“主体”对“客体”的吸收、内化并在

“客体”中嵌入“主体地位”的过程(曾誉铭，关韶华，2020)。这个过程也是“主体”对“客体”形成经

验的过程。又因为经验的形成就其时间维度而言是指向“过去”的，就其应用而言则是指向“未来”的。

所以，经验构成了“过去”与“未来”的连接。这种连接构成了生活意义建构过程中的时间结构。如此，

对生活意义进行建构就要求“主体”对“客体”必须具有长体验\长记忆。因为在短体验\短记忆，只能形

成个体感官上的“经历”，而无法形成“主体”对“客体”的经验，也无法形成“主体”对“客体”的

意义赋予。所以，以上两个基本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不成立，则意味着在其基础上进行的生活意义建

构也不能成立。社会加速即是通过消解这两个基本条件中的其中一个，继而影响到当代青年人对生活的

意义赋予。当然，生活意义是宽泛的综合概念，其中包含事件意义、物件意义、工作意义与人际关系意

义四个方面。笔者将从以上四个方面分别阐述社会加速是如何导致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的。 

3.1. 事件意义的失落 

当代青年人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事件，“收到一条微信”就构成了一次“通讯事件”，“出门

旅游”就构成了一次“旅行事件”。但是，在社会加速的大背景之下，这些事件对当代青年人而言有着与

过去不同的感受。在信件通讯时代，通过信件来完成一次“通讯事件”是极其漫长的。而完成一次“通讯

事件”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是十分珍贵的生活体验。所以他们可以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对“通讯事件”进

行处理。由此形成对该“通讯事件”长久的体验与深刻的记忆，并会将之内化为自己的经验，进而为其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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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意义。当下，即时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通讯事件”的周期大幅缩短。这就使得当代青年人在几秒钟内

完成一次“通讯事件”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也意味着他们在生活中处理的“通讯事件”将无限增多。这

种情况下，当代青年人无法像信件时代的人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处理每一个“通讯事件”，自然

也无法对每一个“通讯事件”形成长久的体验与记忆。更遑论对其形成经验并赋予意义了。对当代青年人

而言，处理“通讯事件”不再是一件可以期待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他们生活的“负担”。  
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旅行事件”中。过去，因为交通的闭塞，旅行是一件极其珍贵与奢侈的“生

活事件”。所以当时的人们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准备一次旅行。这使得他们会深入的游览并

了解每个旅游景点，由此获得对此次“旅行事件”的长久体验与深刻记忆。这种长体验\长记忆的“旅行

事件”会被他们内化为自身的经验，并赋予其意义。当下，随着交通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旅行的交通

时间大幅缩短。当代青年人们拥有了在有限时间内游览更多景点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引诱着

他们去用更少的时间体验更多的景点。23 年爆火的“特种兵式旅游”就是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采用“特

种兵式旅游”策略的青年人们无法对其游览的每一处景点形成长久的体验与记忆，也无法形成经验，自

然也无法为其赋予意义(舒添，2023)。 
上述两个案例表明。对当代青年人而言，社会加速在缩短“事件”周期的同时，也使得他们在生活

中需要处理的“事件”随之增多。事件型认知模式的指导下，当代青年人为了体验更多的“事件”，就

会尽可能压缩自己体验每一个事件的时间。这就导致了他们无法对自己经历的事件形成长体验\长记忆，

也无法形成经验，进而无法为之赋予意义。他们体验的事件最后都成为了过去的“记忆碎片”。这种过

去的“碎片化”也使得当代青年人生活中的事件变得“没有意义”。过去的“碎片”一旦多起来，他们

就会觉得自己进入了一种“没有意义”的“忙碌”状态中(胡曼君，2021)。在这种“忙碌”的状态下，当

代青年人的事件意义也就失落了。 

3.2. 物件意义的失落 

人对物件的意义赋予过程与对事件的意义赋予过程相似，同样要求“主体”对“客体”进行长体验\
长记忆，并将之内化形成经验，进而赋予其意义。过去，因为购买渠道的缺少与物资的匮乏，所以人们

对身边的物件往往抱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态度，在生活中格外珍惜，并反复使用

它。人们可以在对物件的使用过程中与其反复互动，并在这种反复互动中形成长体验\长记忆。这样就可

以对物件形成经验并赋予意义。随着社会加速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当代青年人身边的物件开始丰富了

起来，购买渠道也多了起来，并且物件的迭代速度越来越快。这些变化导致了当下人与物的关系也在发

生变化。吴宁与孔静漪(2024)在其文章中将这种变化描述为：“物件的频繁更迭使得人与物的稳定关系难

以建立。只有长时间的存在，自我才能融入物中。如今物件更迭速度越来越快，道德消费已经取代物理

消费，人们在东西坏掉之前就将其替换掉。因为高效率的创新使得它们在达到物理寿命极限前就被淘汰

了。随着物件更迭加速，人们对于物件也越来越陌生。产品更迭的周期渐趋缩短，人们对新产品的学习

适应能力被迫提升。” 
通过将过去与现在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当代青年人对物件的态度与过去人们对物件的

态度有着明显的区别。当代青年人与物件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他们对自己使用过的物件不太可能形成长

期且反复的使用。这就导致其无法对物件形成长体验\长记忆，也很难将自己融入物件中形成主体性意识，

更无法对物件形成经验，自然也无法对物件倾注感情，赋予意义。 

3.3. 工作意义的失落 

在当前的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工作无意义”已然成为了一个网络热词。并且与之相关的语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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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人”、“摸鱼”等，也开始甚嚣尘上。从这种现象中，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工作无意义”似乎成

为了当代青年人的一种心理常态。针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赵温馨(2023)解释到：“工作无意义话语流

行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青年文化现象，背后蕴含的消极劳动心态是对自身逐渐丧失工作主体性的一种精

神反抗。”那么，我们不经要问，当代青年人的工作“主体性”为何会丧失，又是怎么丧失的？ 
“工作主体性”丧失的原因，可以在社会加速内嵌的“资本逻辑”中找到答案。韩升与段昀辉(2023)

在介绍罗萨的“资本逻辑”时指出：“由于资本的根本属性是自我增值，而资本的根本目的是实现自身

的无限增值。根据资本的总公式 G-W-G，想要实现资本的无限增值就必须缩短资本循环与资本周期的时

间，通过加快资本的流动速率来实现单位时间中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也要求社会的运行速度必须加快。

故而，社会加速的底层逻辑就是资本逻辑，即“效率逻辑”。这种“效率逻辑”规定了资本必须以“提

升效率”作为实现自身无限增值的手段。而“提升效率”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对生产者的工作时间进行

精确的安排，并对其工作内容进行细致的“分化”。对生产者而言，为了保证自己在加速的社会中不被

“淘汰”，就必须将“效率逻辑”内化为自己的“工作逻辑”，并接受资本对自身工作时间的安排与工

作内容的分化。 
在“效率逻辑”的驱动下，资本对工作时间的精准控制和对工作内容的细致划分，对生产者造成双

重影响。首先，对生产者而言，工作时间不再是自己的时间，而是被资本精确安排的时间。如此，生产

者就很难对工作时间形成“主体性”意识。其次，被资本细致分化的工作内容要求生产者只能重复执行

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其中一个步骤，使得生产者无法看到自己最终的劳动成果，也就无法在劳动成果上确

立自身的“主体性”。这两个结果共同导致了生产者在工作中的“主体性”地位丧失。既然生产者无法

在工作上获得自身“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其也无法以“主体”的地位对作为“客体”的工作进行意义

赋予。当代青年人作为当下生产者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自然成为了工作“主体性”地位丧失的主

要受害者。在这种状态下，当代青年人也渐渐的丧失了对工作进行意义赋予的能力。因此，“工作无意

义”就成为了当代青年人的“心理常态”。这就是社会加速导致工作意义失落的过程。  

3.4. 人际关系意义的失落 

人际关系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构成了个体之间的物质、信息、情感交换与沟通的

渠道。同时，人际关系还是人们意义赋予的重要场域。人们总是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与他者互动，也在

互动中为每个关系赋予意义。但是，随着社会加速，当代青年人对人际关系的态度以及对人际关系的意

义赋予也随着发生改变。“搭子文化”、“浅社交”、“塑料感情”、“宅男宅女”等网络热门词条的

出现充分反应了当代青年人人际关系的“不稳定性”、“暂时性”与“弱关联性”(贺嘉乐，2024)。同时

也反映了他们人际关系意义的失落。那么，社会加速为何会导致当代青年人人际关系出现这些问题？以

及社会加速是怎样使得当代青年人人际关系意义失落的呢？针对这两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分析。 
首先，社会加速改变了当代青年人人际关系中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的权重。在社会学当中，一般将

人际关系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人的天赋而建构的初级关系。例如由“血缘”建构的“家人”、“亲

戚”等关系。或者由“地缘”建构的“同乡”、“邻居”等关系。这类人际关系因为具有天赋性，所以

往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人们在这类人际关系进行的意义赋予也是稳定的。第二类是基于工具性目

的建构的次级关系。例如基于“业缘”建构的“同事”、“领导”等关系，或者基于“趣缘”建构的“牌

友”、“车友”等关系。这种关系由于其“工具”的属性，会随着工作的变动或者兴趣点的转移而发生

变化。故而是不稳定的。人们往往难以为这类次级关系赋予稳定的意义(李汉宗，2013)。社会加速为整个

社会带来的更多的流动性。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使得当代青年人为了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更好的生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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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不得不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进行频繁的流动。在这种流动中，“血缘”与“地缘”这种初级关系很

难为他们提供工作与生活上的帮助。对当代青年人而言，反而是“业缘”与“趣缘”这种次级关系的作

用更大。如此，对于当代青年人而言，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权重就发生了改变。也正是

这种权重上的改变，导致了当代青年人的人际关系变得不再稳定，也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其次，社会加速还在时间层面影响着当代青年人的人际关系意义赋予。因为人际关系的建构与意义

赋予直接与时间挂钩(粟花，2021)。如同当代青年人在事件与物件上的意义赋予一样。对人际关系的意义

赋予也要求人们对某种人际关系进行长体验与长记忆，如此才能形成对此人际关系的经验，进而赋予意

义。但是，社会加速在为当代青年人提供更多社交渠道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需要建立的人际关系越来

越多，而体验与维系人际关系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例如，在过去，一个人或许一生只会在一个地方从事

一种工作。其在工作与生活建立的人际关系往往非常简单且稳定。如今，在加速的社会中，当代青年人

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就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多的去与不同的人或群体建立关系。从而导致了

当代青年人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也就使得他们必须要在压缩处

理每一个人际关系的时间。时间上的压缩又使得他们无法对人际关系形成长体验与长记忆，自然也难以

对所有人际关系形成经验，更遑论对其进行意义赋予了。 
最后，除了时间之外，空间也是影响当代青年人人际关系意义赋予的重要因素。因为空间上的距离

直接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关联强度。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科技加速使得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感知发生了改

变，现代人更加倾向于用时间来认识空间。这种现象在当代青年人的人际关系建构过程中体现得格外明

显。例如，在过去，人与父母的人际关系关联强度往往是在“空间”中进行评价的。“父母在，不远游”、

“床前尽孝”是评价与父母关系关联强度的标准。现在，由于信息与交通技术的加速。当代青年人与父

母之间的人际关系评价标准从“空间”转向了“时间”。他们会认为“多久给父母打一次电话”、“打

多长时间的电话”、“多久回一次家”就是与父母关系关联强度的评价标准。在这种“时间”取代“空

间”的过程中。对当代青年人而言，“空间”在人际关系的建构与维系过程中变得不再重要，“时间”

的地位大幅上升。“空间”的地位下降，使得当代青年人越来越漠视“空间”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这

种漠视导致了他们人际关系关联强度的下降，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人际关系的意义赋予。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关于“社会加速”背景下的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成因的五点结论。

第一，“社会加速”作为当下时代的现实背景已然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第二，在当代青年人的事

件意义方面，“社会加速”可以通过增加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数量、加快事件周期，来迫使他们主动地“压

缩”自己体验每一个事件的时间。通过这种对事件体验时间上的“压缩”，使得当代青年人难以为日常

生活中的事件赋予意义。第三，在当代青年人的物件意义方面，“社会加速”通过增加他们日常生活中

的物件数量、加快物件的迭代速度，使得他们难以对身边的物件形成长时间的、反复的互动。从而导致

了当代青年人难以为身边的物件赋予意义。第四，在当代青年人的工作意义方面，“社会加速”利用其

内嵌的“效率逻辑”消解了当代青年人对工作的“主体性”地位，进而使得他们无法为自己的工作赋予

意义。第五，在当代青年人的人际关系方面，“社会加速”通过改变他们人际关系中初级关系与次级关

系的权重、增加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关系数量、“压缩”他们建构与维护人际关系的“时间”、降低“空

间”在人际关系建构中的地位等四种形式，使得当代青年人难以在“加速”的“社会”中建构稳定的人

际关系，同时也让他们难以为自己人际关系赋予稳定的意义。第六，“社会加速”通过对当代青年人的

“事件意义”、“物件意义”、“工作意义”、“人际关系意义”进行影响。进而直接导致了当代青年

人整体性的生活意义失落。以上六点结论充分证明了“社会加速”是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的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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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这也在提醒人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要更加关注“社会加速”对生活意义的影响，特别是对当代

青年人生活意义建构过程的影响。同时，在分析了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失落的成因之后，未来的研究就

应该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当代青年人生活意义的“重建”上。在“重建”问题上，虽然罗萨有提出过“共

鸣”理论来作为解决途径。但是在理论的实践方式上，罗萨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笔者

认为，在这方面学界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比如可以用“日常仪式化行为”理论来指导当代青年人的生

活实践，帮助他们“重建”“生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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